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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秋十月，許昌的天氣格外寒冷，崔茯跪在地上，刺骨的寒意透過堅硬的青花石板，將雙膝硌的生疼。



她好想站起來揉一揉發麻的雙腿，然後喝上一碗熱騰騰的燕窩粥，躺在溫暖的被窩裡享受夫君的細語安慰。



但是她現在卻害怕的一動不敢動，甚至連打個寒顫都不敢。



出身清河大族崔氏的崔茯，叔父崔琰是大漢王朝的尚書令，自小就天生麗質惹人喜愛，又知書達禮善解人意，雖然生逢亂世，卻一直過著錦衣玉食的生活，沒有受過什麼樣的委屈。



直至建安十三年，已經威震天下的曹孟德，徹底平定北方凱旋而歸，將幽州冀州牢牢掌握在手裡。



作為政治上的拉攏，如青蔥般的少女，嫁到權傾天下的曹家，嫁給了曹孟德的二子——



躊躇滿志又才華絕代的曹子建。



夫妻二人恩愛有加，夫君更是離世子之位只有一步之遙。



崔茯以為就算是皇后也比不上自己，她就是天下最幸福的女人。沒想到的是一入曹門深似海，什麼榮華富貴，轉眼間都成了割喉的刀刃！



入門短短七八年，原本受曹孟德寵愛的夫君子建，如今倍受冷落。



叔父崔琰更是在前不久，被以對魏王言語不遜的罪名下獄處死！



接到伯父被逼殺的消息，崔茯一下如墜冰窟。



崔家是子建的最堅實的支持者，可謂幫助其奪嫡的最大的最強臂膀，殺了位高權重的崔琰，可以說是曹孟德在為自己選中的儲君鋪平道路。



經受過良好教育的崔茯自然知道，爭奪王位的失敗者，不但自己死無葬身之地，更會連累妻子族友，一夜之間幾百顆人頭落地，也是很正常的事情。



曹孟德心狠手辣，前年將伏皇后以謀反的罪名，判以「夷三族」之刑，不但自己風華正茂，便被戮於宮中，更連累自己的家族灰飛煙滅。



原本風光無限的帝后之族，一天內被從上到下殺的乾乾淨淨，其殘忍的景象崔茯現在想起來，更是不寒而慄。



現在這位殺人魔王恐怕也正思量著如何將自己一家斬盡殺絕。



「子建，衣繡違制乃是何罪？」曹孟德平淡但深具威嚴的聲音自高堂而下。



崔茯的心一下揪了起來，這是要給自己定罪了。



崔茯心中流淚，不管是何罪名，都不過是藉口罷了。自己注定逃不過被處決的命運，只希望魏王能看在崔家為大漢鞍前馬後的份上，留崔家一條活路。



崔茯頭也不敢抬的跪伏在地上，她不知道丈夫會不會為自己說情，只希望夫君能少受些自己的牽連。



只聽見一個乾澀的聲音答道：「服以旌禮，表功德，別尊卑。不同地位的人員，衣著穿戴有各自的規制，卑賤之人若是穿戴華服，繡飾華紋，便是衣袖違制。」



「冰紈，玄鳥，按規制乃是是后妃專用之物。」曹孟德低沉著聲音道：「超了王制該當何罪？」



曹子建撲通一聲跪倒在地上，將頭叩的砰砰響，只是求饒，卻不敢答話。



崔茯的心則一下跌落到谷底，皇帝才能穿的衣物，你也想穿，那就是謀反！



漢初文皇帝用董仲舒，獨尊儒術，大興禮教，規定「錦、繡、冰紈等」名貴的面料只有后妃才能使用，後百十年織製錦繡絲絹之法廣傳天下，即使是富商之家也用的起絲絹綾羅。



至於衣繡紋飾之製對女子本就不甚嚴格，即使是家中美婢也用得鳳頭銀釵，大漢皇室已如風中殘燭，對這種事情根本不管不問，何時見過王侯之家因此而受株連的，這分明只是曹孟德要打壓子建擲出的藉口！



「休了她，我便不治你株連之罪。」曹孟德輕撫額頭，已經鬢髮斑白的他這些年受頭風折磨，似乎不想再為這件事煩心了。



南方吳蜀根基已成，正對北方大地虎視眈眈，他卻已近暮年，眼看大志難成，挑選一個合適的繼承人是最根本之事。而眼前的這個原本讓他滿懷希望的兒子，卻總是在緊要關頭露出軟弱的一面。



為了大業根基穩定，他只能放棄這個不爭氣的兒子，將他的力量抹殺乾淨！



旁邊的侍衛領悟他的意思，立刻衝出兩人，將軟倒在地上的崔茯粗暴的架起來，只等主公一聲令下，便要辣手摧花。



外貌清朗俊秀的曹子建，此時也失去了往日的風度，汗水將厚厚的秋衣都浸透了，唯唯諾諾跪倒在曹孟德面前。



他聽到身後的身後的響動，先是一驚，回頭望去，原本嬌美可人的妻子，如今被兩名凶煞的侍衛死死駕著，面色煞白，緊咬的發抖的嘴唇，不讓自己發出嗚咽的聲音，而淚水沖散了香腮上淡淡的紅妝，如兩行清淡的血淚，讓人生出無限憐惜。



「休了她，她便於曹家無關，便於你曹子建無關。」



面對平日裡恭順有加的兒媳婦，曹孟德卻失去了最後的耐心，一條人命在他看來實在微不足道。



「若你不休了她，我就將你一起治罪！」



崔茯一言不發，她已經是必死之人，與其哀嘆求饒咒罵，為自己家族為夫君帶來更大的災難，不如乖乖受死，但是曹孟德竟然要將她逐出家門，連一點名分都不留給她。



不過若休掉自己能讓夫君遭受的猜忌的少一點，那些虛名不要也罷。



但是崔茯仍然抱著一絲希夷。猶記得子建閨中詩話。



攬衣出中閨，逍遙步兩楹。



閑房何寂寥，綠草被階庭。



空穴自生風，百鳥翩南征。



春思安可忘，憂慼與君並。



夫妻同心，休戚與共，崔茯被死亡折磨到抽搐的心臟，微微恢復了點點暖意，慘白的面色恢復了一絲生機。



曹子建心中也在疼痛抽搐，愛妻身上的羅裙是他親手選的款料，所謂冰紈，冰謂布帛之細，其色鮮絜如冰者也。



素白色如冰沙般的裙袖與崔茯晶瑩如雪的肌膚相映成趣，香肩被侍衛緊緊的按著，自幼知書達禮的她不自禁等等流出一抹嬌羞。更加讓人愛憐，惋惜。



曹子建恨不得現在就衝上去，救下自己的愛妻，放棄一身榮華富貴，從此和愛妻歸隱原野，自在逍遙。



曹孟德微微的咳嗽聲，透出濃濃的失望，不成器啊，果然永遠是不成器啊。



曹子建渾身一震，湧出的一腔熱血瞬間猶如冰凝，在父親如獄的威嚴，死死壓在頭頂，他絲毫不敢反抗。



反抗者死無葬身之地！



頭顱猶如重似千斤，曹子建花盡了全身的力氣，緩緩的低下頭，用幾乎為不可聞的聲音答道：「諾……」



崔茯如遭雷擊，淚水再也抑制不住的飄灑而下，秀美的胸脯劇烈的起伏幾次，險些「嚶」的一聲哭出聲來，終於還是忍住了不發一言，只是原本靈動的雙瞳，如今充滿了絕望和死寂。



曹孟德陰沉的面色沒有一點緩和，揮揮手示意將崔茯押下去。



歸家，賜死。



曹孟德無情的判決，立定了崔茯二十三歲的命運。



二百多人的隊伍押著一輛狹小的黑色馬車在官路上緩緩前進。



馬車的骨架是鑌鐵打造，除了一扇小門，根本沒有窗戶，實際就是一個的囚籠，這些人要將她押送回冀州老家，然後當著宗族親朋的面，將她公開處死。



如此赤裸裸的羞辱與警告，注定讓清河崔氏幾十年都抬不起頭來。



但值得慶幸的是殺人如麻的曹魔王，這次並沒有將崔氏連根拔起的打算。



也許他也念著一點往日的情分吧。崔茯默默的想到。



她如今就如同砧板上瑟瑟發抖的羊羔，只有任人宰割。



往日在許都的親友，沒有一個人來為她送行，子建沒來，郭女沒來，甄洛也沒來。陪伴她的只有殺氣森森的馬車和一條拇指粗的麻繩。



甚至她那件讓自己送了命的冰紈深衣，也被有司拔去了。



十月份漸冷的寒意，讓只穿著小衣的崔茯一下子就病倒了。



從過了黃河便高燒不止，人總也昏昏沉沉。



半睡半醒之間崔茯好像看到了她與子建新婚燕爾，溫香軟玉，耳鬢廝磨；



又夢見子建隨父上陣殺敵，自己獨守房中，對影相思；



又彷彿看見可愛的小兒子——



曹苗正在院子裡撒歡，極盡天倫之樂……



佳人在遠道，妾身單且煢。



歡會難再逢，芝蘭不重榮。



人皆棄舊愛，君豈若平生。



寄松為女蘿，依水如浮萍。



齎身奉衿帶，朝夕不墮傾。



儻終顧眄恩，永副我中情。









「崔氏，過了這條河就是清河郡，準備上路。」持刀小校毫無感情的聲音透過黑幽幽帷幔傳過來。



她是死囚是棄婦，卑賤無助任人宰割是沒錯，但她是曹家的棄婦，就算下一刻要被梟首，也沒人敢輕薄侮辱她。



窄小的車門被人打開，一陣冷風從車門灌了進來，激的崔茯連打兩個寒顫，人卻從昏昏沉沉中清醒過來。



只見兩個身形粗壯的婦人，自河邊取來一盆清水，又有一名持刀校尉，將綁在她手腕上的繩索解開。



不待崔茯活動下酸軟的手腳，她便被粗魯的拖下馬車，兩名小校一左一右將她按跪在地上。



等候在旁邊的粗壯婦人立刻上前，一人將她乾枯的髮鬢打散，用河水細細清洗，另一人將則拿著粗糙的葛巾，幫她擦洗肌膚。



崔茯任由校尉按著跪在草地上，心裡的絕望，病痛的折磨，路途的疲憊早讓她喪失了全部的力氣，只能任由幾人擺佈。



「夫人生的如此俊俏，年紀輕輕便要身首兩異，真是可惜啊！」



那名微黑的胖婦人，用清水擦拭著崔茯柔弱的手腕，塵土一去，晶瑩白皙的手臂在微微的水光下顯得格外美麗，皓腕上因為長期捆綁而留下來的淡紫色勒痕，更增加了她一份妖異的美感。



「不許說話！」領頭的校尉面無表情的冷哼道。



兩個婦人立馬閉上嘴巴，低著頭趕緊把手上的活幹完。



簡單洗漱完畢了的崔茯，柔順的青絲僅僅挽了一個簡單的髮鬢，全身無一處雕飾，褪盡鉛華。



由於隻身著貼身的小衣和褻褲，秀美的頸項、手臂、足腕全都裸露在外，淨潔如白藕，細膩如蔥白。



整個人望去如夜幕中淡雅素靜的曇花，一瞬華美，一瞬凋零，讓人生出無盡的感慨。



持刀小校取出一根小拇指般粗細的法繩，在她柔弱的玉頸上狠狠扎了一圈，再繞過圓潤的肩頭和秀乳，將兩隻滑嫩的手臂高高的吊在背後，原本修長的身材愈發的顯得凸凹有致。



繩子不算長，即使緊緊的肋在肉裡，待全身綁完已經剩餘不多，小校殘忍一笑，握緊繩頭，用力一拉，死死拴在伊人玉頸間的繩套上。



崔茯吃痛，輕輕的一聲啊了出來。



那個微黑的胖婦心生不忍，勸解道：「這是只對死囚才用的五花大綁，一根法繩將全身紮緊，動彈不得，就是身強體壯的漢子，被綁個一時三刻也要慟哭求饒，夫人再忍一忍，等那一刀過後就什麼也不覺得了。」



這次那個帶頭的校尉沒有出言呵斥，也許他也對因為疼痛，而秀眉緊鎖的崔茯生出憐惜，只是下令將崔茯關回囚車，全隊加速前進，要在正午之前趕往崔家。



崔茯跪坐在狹小的囚車裡，肩胛、手腕、玉頸、全身上下無一處不痛，細密的汗水自額頭滴落，特別是肋在脖子和胸部上的那兩道法繩，更讓她呼吸不暢，產生陣陣眩暈感。



她幾乎無意識的呻吟出來，幾乎忘記了世家小姐該有的矜持。



不知道過了多久，就在崔茯快要失去意識的時候，車門再次打開。



她艱難的睜開眼睛，深深的吸了一口熟悉的空氣，她知道清河崔家到了。



自己的生養之地，也是自己的喪命之地！



此時崔家幾百口人都跪在對面，聽領頭的校尉宣讀魏王的旨意，幾個平時在郡縣叱吒風雲的大人物，此時正顫顫巍巍叩頭謝罪。



這些人裡有崔茯的父親、母親、族兄、族伯，所有人都知道她是冤枉的，但沒有一人敢出言為她求情。



「犯婦崔氏，妳還有什麼遺言。」領頭的校尉面色陰沉，用朱紅色的刀鞘挑起崔茯精巧的下巴，進行斬首前的嚴明正身。



伊人雙眼緊閉，牙關緊咬，香汗津津，原本就是簡單挽成的髮鬢，因為一路的顛簸，使幾縷青絲散落下來，和著香汗緊貼在蒼白的臉頰上。

一縷髮梢蜷曲在秀美的胸脯上，隨著急促的呼吸一起一伏，如同地獄裡妖邪的魔咒。



崔茯聽到傳喚，睜開輕顫的雙眼，眼神掃過失魂落魄的父親，泣不成聲的母親，原本絕望的雙瞳閃動著濃濃的眷戀和乞求。



崔父強忍著不捨，默默低下頭，避開女兒哀求的目光，女兒他也捨不得，但是他不可能為了女兒，讓整個清河崔家都隨之陪葬。



崔茯朱唇輕啟，似乎想說些什麼，但是看見埋頭跪拜的父親，終究一個字也沒說出口，輕咬下唇，緊閉美目，低下曾經嬌貴可人的腦袋，讓自己白皙修長的脖子盡量多的暴露在刺骨的寒風之下。



又盡力收攏已經軟弱無力的雙腿，讓緊縛的嬌軀微微前傾，使自己跪的更正一些。



統領校尉扼首，抽出鋒利的配刀，用手在伊人細膩白皙的脖子重重一搓。



崔茯以為是刀刃臨身，再也不顧矜持，驚恐之中嬌軀情不自禁的一陣哆嗦，緊握粉拳，發出「啊」的一聲嬌呼，慘的動人心弦。



就在同一瞬間，統領校尉一刀揮出，如同切豆腐一般，乾脆利落斬在伊人玉脂般的脖頸之中。



鮮血飛濺，崔茯美麗的頭顱當即滾落在地，劃出一道淒美的血痕。



同時嬌軀不甘心的晃了晃，撲通一聲向前摔倒在草地之上，斷頸之中汩汩的噴出鮮紅的血液，緊縛在背後的玉臂一陣亂顫，秀足有氣無力的前後蹬踹，不一會便掙扎不動了。



統領校尉俯身抓住伊人略顯凌亂的髮鬢，斷頸處仍有鮮血不住滴落，但首級上卻頗為乾淨，只有額頭上擦碰了少許的塵土，幾點血跡灑落在崔茯原本就蒼白的面頰上。



由於失血的原因，臉色更加的慘白淒慘，原本朱紅的櫻唇，因為主人受刑的疼痛和驚恐而輕輕開啟，失去靈氣的美目半闔著，淡淡的淚痕劃過細膩的香腮，更讓人覺得慘淡淒涼。



淒美的容顏讓校尉瞬間失神，不自覺的讓他回味起仍環繞在指尖的溫潤滑膩。



「不愧是大家閨秀，生前嬌美，死後竟也是如此絕色。剛剛我拿捏她的脖子，尋找脊椎之間的間隙，竟然捏上去柔若無骨，溫潤絲滑！如此美人，恐怕死了一個，世間就再也找不到第二個了。」



惋惜歸惋惜，但自己的本旨工作還是要做好，他睥睨的掃過失魂落魄的崔家眾人：「將犯婦的首級和屍身掛在城門上示眾三日，不准殯殮！有違令者，斬！」



立刻有侍衛接過伊人的首級，直奔城門而去，另有幾人七手八腳的抬起崔茯尚在微微抽搐的屍身，用繩索吊著掛在城門上。



慘白的首級和秀足，如小白花一樣在清河的城頭微微蕩漾，曇花一樣的命運和身體，一時間成了整個冀州熱議的話題。



幸運的是，她曾經是曹家的兒媳婦，不用像一般的女犯那樣，赤裸著身子掛在城頭，任由人輕薄侮辱。但卻仍免不了被好事之人，評頭論足，惋惜哀嘆。



三日後，崔茯的屍身被家人匆匆收殮，悄悄葬在一座不起眼的山腰上；



不久曹子建在父親的安排下娶了新婦；



四年後曹孟德歸天大行，曹子桓繼承大業成為大魏文皇帝，同時曹家諸婦也因爭奪后位，掀起一番血雨腥風；



再幾年崔家又出了一位大官，位列三公，位極人臣，崔家再次恢復一片繁榮，其歷經數朝，幾度沉浮，至唐朝仍為天下八大世家之一，多位崔氏族人入閣成為宰相，風光無限……



只是沒有人還記得，曾經有位叫崔茯的女子，在崔家危亡之際，一個人默默承受著無盡痛苦，如曇花般悄無聲息的寂寥死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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